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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南丝绸之路大致有成都经今西昌、大理入缅甸至印度道，成都经今大理入缅甸沿伊

洛瓦底江出海道，成都经今宜宾、昆明、蒙自至越南北部出海道３条路线。中国历朝重视经营西南

丝绸之路，尤以汉、唐、元三朝为最。统治者注重西南丝绸之路，初衷是为海外诸国朝贡、相互遣使

以及对外用兵提供便利。随着商品经济渐趋活跃，该路成为重要的国际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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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绸之路”是对古代中国与地中海地区之间

国际交通线的俗称，因商品中有宝贵的中国丝绸而

得名。其走向包括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与

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又可细分为西南丝绸

之路与岭南丝绸之路。本文主要叙述西南丝绸

之路。

一般认为西南丝绸之路始于先秦，其利用的高

潮在汉唐时期。西南丝绸之路始于成都平原，南下

大致有３条干线，第一条经今四川西昌、云南大理、

云南德宏入缅甸北部，经过今印度北部辗转达地中

海沿岸，可称“成都经西昌、大理入缅甸至印度道

路”。第二条经今四川西昌、云南大理、云南德宏入

缅甸北部达杰沙（元代称江头城），走水路或陆路沿

伊洛瓦底江至孟加拉湾出海，再转达地中海沿岸，可

称“成都经大理入缅甸沿伊洛瓦底江出海道路”。

第三条经今四川宜宾、云南昆明和云南蒙自至越南

河内，再经海防出海达地中海沿岸，可称“成都经宜

宾、昆明、蒙自至越南北部出海道路”［１］。

丝绸之路是沟通中国与其他国家重要的交通

线，在中国的路段也是边疆地区的交通动脉。鉴于

中国历史疆域有一个变动及最终形成的过程，古代

中国与邻邦的接界区域也常常变动；在上述地区的

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方面，丝绸之路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西南丝绸之路在中国边疆及其相邻区域做出

的贡献，同样属于沟通亚欧地区古代文明交流的一

个部分。进一步来说，南方丝绸之路对中国、中南半

岛与印巴次大陆间文明的沟通，其贡献可能大于中

国与欧洲文明间的沟通。

西南丝绸之路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相关

道路的发展与经营，丝绸之路与中国边疆的形成，中

国与亚欧地区的商贸往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间人

口的迁移，中国与亚欧地区的文明交流，道路所经地

区相关城市的形成，南北方与海上丝绸之路传播亚

欧文明的比较等。丝绸之路的拓建与兴衰，不仅受

到社会发展、商贸活动、经济开发等因素的影响，与

中原王朝治边的思想与方略、邻邦的政局以及邻邦

与中国交往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对历代

王朝在其政治生活中与国际通道有关的治边、邦交、

用兵与结盟等方面的情形，也应进行深入的研究。

通过西南丝绸之路，历代王朝与亚欧地区进行



物质、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其中既有普通商品、珍稀

物品和生产工艺等方面的商贸交流，也有宗教、艺

术、科学等方面的双向传播。受社会发展程度、时代

风尚等影响，在不同时期，这些交流活动有各自的重

点和主流，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也不可等量齐观。

受西南边疆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与复杂多元的

民族文化的影响，西南丝绸之路表现出与北方丝绸

之路不同的特点，如虽以若干要道为主线，但旁道和

叉道众多，道路的兴衰更替明显，道路的功用复杂多

样等。同时，古代中国的发展过程漫长且未发生断

裂，各地国际通道的开通、运营和功能等又受到历代

王朝治边与邦交关系的深刻影响，使南方、北方与海

上的丝绸之路具有明显的共性，也提醒我们须注意

南方、北方与海上的丝绸之路的异同及其内在联系。

这３种类型的丝绸之路既有相互间制约与消长的关

系，也有相互间配合，乃至形成国际性回环线路的

关系。

对北方丝绸之路与亚欧古代文明的交流，迄今

已有不少成果；但对南方丝绸之路与亚欧古代文明

的交流，目前知之甚少。究其原因，一是历代王朝治

边的重点在北方，相关的事迹和记载较多；二是南方

潮湿多雨，相关的木札、文献和遗物等难以保存，在

运行的条件以及承载移民和商队等方面，南北方丝

绸之路可能也存在差异，诸多原因使南方丝绸之路

的知名度不高，也反映出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尚

待加强。

一、西南丝绸之路的变迁

　 　（一）成都经西昌、大理入缅甸至印

度道路

这条道路有关记载始见于汉代。据《史记·西

南夷列传》：元狩元年（前１２２），张骞出使大夏（在

今阿富汗北部），在当地见到蜀布和邛竹杖，推测有

道路由今四川经云南达印度。考古材料证明，这条

道路在汉代以前已存在。１９７５年，在春秋晚期的江

川李家山２４号墓出土一颗蚀花肉红石髓珠，这种石

珠产自印度河流域和西亚一带。在晋宁石寨山７号

墓，还发现了一件从印度传入的有翼虎图形银

带扣［２］。

汉武帝得到张骞的报告后，遣使者寻觅通往身

毒国的道路，在滇国（中心在今云南晋宁）以西被昆

明部落所阻。元封二年（前１０９）和六年，西汉两次

对昆明部落用兵，在滇国的协助下终于打败昆明部

落。以后，汉武帝又在今永平、保山一带置唐、不

韦两县，整修了由大理至保山被称为“博南山道”的

道路。魏晋时此道保持畅通。因货物从身毒和身毒

以西诸国运抵永昌（今云南保山），《魏略·西戎传》

说：“永昌出异物”①。蜀汉曾在永平以西的澜沧江

渡口建竹索吊桥，唐代此桥仍存。

唐朝与西亚诸国的交往十分活跃。为保持此道

的畅通，唐于贞观时对道路所经地区的松外叛蛮用

兵。贾耽述安南通天竺道西段（即汉代的西至身毒

国道）的走向甚详：由羊苴咩城（今大理）西至永昌，

渡怒江达诸葛亮城（在今腾冲东南）分两道：一道经

乐城、悉利城、突城至骠国，西渡黑山，至东天竺迦

摩波国（今印度阿萨姆邦西部高哈蒂一带），又西北

渡迦罗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国（中心在今孟加拉国拉

吉沙希及波格拉一带），又西南至中天竺国东境恒

河南岸羯朱?罗国（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及伽

耶一带）。另一道从诸葛亮城西至弥城，达丽水城

（在今缅甸密支那以南），西渡丽水、龙泉水至安西

城（今缅甸北部盂拱），西渡弥诺江至大秦婆罗门

国，又西渡大岭，至东天竺北界个没卢国（在今印度

阿萨姆邦西部），西南至中天竺国东北境奔那伐檀

那国，与骠国往婆罗门（指今印度、斯里兰卡地区）

路汇合②。

宋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四川商人杨佐受命至大理

国联系买马。他在大云南驿（在今云南祥云县）见

驿前有里堠碑：“题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南至

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其道

里之详，审询其里堠，多有完葺者。”［３］可见宋代西

至身毒国道仍通行不辍。

元朝在云南建立行省，在中庆（治所在今昆明）

经大理达腾冲的道路设驿站。元代西至身毒国道不

仅依然通行，而且通过此道云南与印度的联系还相

当密切。明清两代，此道仍是云南联系印度重要的

道路。据《明会典》记载，明朝在今保山县西南设蒲

缥驿，在腾冲设腾冲驿，由此往西的道路则未见设置

驿站［４］。

（二）成都经大理入缅甸沿伊洛瓦

底江出海道路

近年在云南的晋宁、江川、呈贡与曲靖，以及四

川的广汉，贵州的威宁等地发掘的东周时期墓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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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三国志》卷３０《魏书·乌丸传》注引。
《新唐书》卷４３下《地理七·下》。此处古地名之今地，据陈佳荣等：

《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



出土了大量用作交易中介物的海贝。据鉴定，这些

海贝大都产于缅甸和印度的南部海岸地区，由此推

知此道在周代已开通，今云南和缅甸南部已有经济

方面的联系。

此道在汉代成为重要的商道。《汉书·地理

志·粤地》说，从日南障塞（今越南岘港）或中国两

广地区的徐闻、合浦出海，可达谌离国（暹罗古都佛

统）。向西陆行十余日，至夫甘都卢国（今缅甸蒲甘

一带），走水路航行两月余，可达黄支国（今印度东

海岸建志补罗）。从夫甘都卢国沿伊洛瓦底江至出

海口，走的就是这条道路的南段。

通过这条国际通道，云南与缅甸中部的骠国、掸

国和地中海的大秦（罗马帝国），建立经常性的往

来。东汉永元九年（９７）、永宁元年（１２０）和永建六

年（１３１），掸国通过此道３次遣使至汉朝。永宁元

年，随掸国使者入汉的还有一个大秦的杂技团。袁

宏《后汉纪》记述此事时说：“自交州塞外檀（掸）国

诸蛮夷相通也，又有一道与益州（今云南）塞外通。”

《魏书·西域传》也说，大秦“东南通交趾，又水道通

益州”。

南诏对中南半岛地区多次用兵。唐代宗时，南

诏王阁逻凤“西开寻传，南通骠国”［５］。“寻传”指今

云南德宏地区和毗邻的今缅甸克钦邦。唐文宗时南

诏再度出兵骠国，攻破位于伊洛瓦底江中下游的弥

诺国和弥臣国，并进攻昆仑国（今缅甸萨尔温江

口）［５］。在今缅甸北部，南诏还建置一些城镇，如位

今缅甸八莫的苍望城。在南诏统治时期，此道成为

南诏联系中南半岛的交通动脉。据《旧唐书·西南

蛮传》记载，骠国“北通南诏些东城界，东北距阳苴

咩城六千八百里”，堪称是上述情形的写照。

宋代此道仍是重要的国际商道。云南驿的里堠

碑将“南至海上”的道路与西至身毒、东南至交趾诸

道并列。据《南诏野史》，宋崇宁二年（１１０３），经今

缅甸北部的“缅人”，在今缅甸勃生一带的“波斯”和

地处萨尔温江口的“昆仑”，向大理国“进白象及香

物”①，此三国进贡走的就是南至海上道。大理国与

海外大秦诸国，通过此道亦继续保持贸易往来。宋

人吴曾说：“大秦国多谬琳、琳、明珠、夜光壁，水

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异物。”［６］

元朝攻破位于今缅甸北部的缅国，在南至海上

道的上段设置驿站。至元七年（１２７０），云南官府在

大理至腾冲一线设置驿站②。至元十一年云南行省

建立后，加强了对今缅甸北部的经营。据《元

史·缅传》记载，至元十四年将领纳速剌丁率元军

至江头城。据《元史·世祖七》，至元十六年纳速剌

丁再次沿旧道入缅，招降村寨并设置驿站。至元二

十年，诸王相吾答儿等率军征缅，攻破江头城以兵守

其地，继而水陆并进攻克太公城（今缅甸拉因公）。

元朝在江头城一带置驿站，当不晚于至元二十年前

后。至元二十六年元朝在太公城设太公路，江头城

至太公城的道路亦有可能设置了驿站。

至元二十四年，云南王与诸王率军征缅，最终攻

克缅国的都城蒲甘③。缅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南至

海上道的枢纽原在卑谬。卑谬于八九世纪毁于战

火。随后蒲甘崛起，于１１～１３世纪成为“全缅之京

都”。蒲甘位于伊洛瓦底江与弥诺江交汇处附近，

“故自云南至阿萨密之商业路线，或系在此处与掸

国之商业路线相衔接。”［７］元朝深知蒲甘的重要性，

攻克后即在蒲甘地区驻扎重兵。在蒲甘以下的伊洛

瓦底江河段亦遣兵戍守，甚至远至卑谬以南的多卢

多（ＴａｒｏＫｍａｗ）［７］。元军占领蒲甘、卑谬及其以南

的地区，标志着元朝对南至海上道全程实现了有效

的控制。

明代此道仍保持畅通。通过这条道路，中国西

南地区与海外诸国建立了经常性的经贸交往。由云

南德宏地区沿伊洛瓦底江出安达曼海，可至佛大国

（今泰国北大年）、阿育国（今印度）、大秦国、伽卢国

（在今印度中部）。

（三）成都经宜宾、昆明、蒙自至越

南北部出海道路

此道最早的记载见于东汉。建武十九年（４３），

伏波将军马援奉命征交趾。据《水经注·叶榆水》，

马援从麇冷水道出进桑，至益州贲古县（治所在今

蒙自县东南）。马援行经并以此运输军粮辎重的道

路，因经过进桑关而称进桑道。进桑道的走向，是从

滇池地区南下至今蒙自，沿红河经今屏边达越南河

内。另据《汉书·地理志》，进桑县于西汉时已设进

桑关，以控扼红河水道航运，可知至迟西汉时进桑道

已开通。

唐代称由交趾经云南达天竺的道路为“安南通

天竺道”，这条道路的东段即汉代的进桑道。《新唐

书·地理》述其走向：从交州（今越南河内）经太平

至峰州（今越南白鹤县南风），又经南田达思楼县，

水行４０里至忠城州（今越南富寿），又至多利州（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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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辂《南诏野史》段正淳条。

《永乐大典》卷１９４１７《十二·勘·站·站赤二》，引《经世大典》。
《元史》卷２１０《缅传》。



越南安沛）、朱贵州、丹棠州，至古涌步（今越南河口

县西北）入云南境，经十余站至拓东城（今昆明）。

大理国时，由今昆明经蒙自至河内的道路，仍是云南

联系海外诸国的重要商道，云南驿保存的里堠碑记

载了称为“云南至交趾”的道路。

元朝攻据云南地区，此道也是最早复开的道路

之一。宪宗七年（１２５７），兀良合台率军进攻安南，

至其都城大罗城（今越南河内），后师还押赤城（在

今昆明）①。此次行走的即是自云南入安南旧道。

数月后南宋所遣谍探报：“敌（按：元军）介间到交

（趾）境，或谕修路，或索执俘。”②表明元军已着手修

复大罗城至押赤城的道路。通过云南入安南的道

路，安南与元朝建立密切的联系。至元十一年

（１２７４），元朝在云南建行省，云南的政治中心从大

理迁至中庆（今昆明）。中庆至大罗城的道路进一

步成为重要的国际通道。次年，元朝敕安南使者

“以旧制籍户、设达鲁花赤、签军、立站、输租、岁贡

等事谕之”③，遂于中庆至大罗城的道路设置驿站。

中庆至大罗城的道路，乃成为元朝与安南往来的

通衢。

据《元史·地理四》记载，至元十三年元朝改蒙

自为县，以其地近交趾，遂于舍资（今蒙自以东）设

安南道防送军千户，隶于临安路。可知由中庆达大

罗城，仍是走唐代的安南通天竺道。从明代记载来

看，元明时由云南达越南北部的道路，为经今晋宁、

江川、通海、建水至蒙自，又分两道，一道由蒙自莲花

滩（今越南河口县西北），另一道经蒙自河阳隘，入

安南后分沿洮江（红河）两岸下行，俱会于白鹤三歧

江，前行渡富良江达大罗城。循洮江右岸道路地势

平坦，为常行大道［８］。至元二十二年，元朝沿邕州

（今广西南宁）经永平寨（今越南谅山东南）至大罗

城的道路遍置驿站，驻军戍守④。以后，邕州驿道成

为元朝联系安南的首选通道。但迄元末明代，云南

至安南的旧道仍行旅不绝。

二、西南丝绸之路的修建与管理

　　历代王朝为建设西南丝绸之路作出了重要贡

献，尤以汉、唐、元三朝最为突出。

西汉建立后的６０余年忙于抵御匈奴，乃暂弃西

南夷（今云贵、川西地区）。文景之治后，西汉的国

力明显增强，武帝开始关注南方。西汉几次经营西

南夷，均与其地的交通线有关。或者说西汉经营西

南夷的主要原因，是武帝企望开通自道沿柯江

（今北盘江）达番禺（今广州）的用兵通道，以及自蜀

地经西南夷、身毒达大夏的国际通道。

为修筑由成都南下邛都（今四川西昌）的道路，

西汉征用蜀地诸郡的租赋，征调了汉中、广汉、巴、蜀

四郡的数万民工。元朔三年（前１２６），朝廷为抗御

匈奴建朔方城，因用度浩大及西南夷屡反，武帝诏罢

西南夷之事⑤。元狩元年（前 １２２），张骞出使大夏

归来，奏有道路自蜀经西南夷、身毒达大夏，并说由

羌中道路出使大夏甚险，走蜀通身毒道近且无寇。

武帝乃复事西南夷，但未找到西南夷至身毒的道路

而罢。

元鼎五年（前 １１２），西汉第三次经营西南夷。

其年南越反，西汉遣军平之。汉军随后平定西南夷

诸部，置益州、越、柯、沈黎、汶山诸郡，“欲地接

以前通大夏”［９］。元封六年（前１０５）以后，武帝对抢

劫汉朝使者的、昆明部落再次用兵，将之打败并将

其活动地域并入益州郡。汉军还击败居今滇西的哀

牢夷，终于开通渡兰沧水（今澜沧江）、经身毒至大

夏的道路。西汉不仅找到经西南夷达身毒的道路，

还征用大量士卒和民夫修整这条道路，留下了他们

抱怨修路辛劳的歌谣：“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

越兰津。渡澜沧，为他人。”开通此道时《史记》或已

杀青，有关史实因此未能载入［１０］。

东汉继续经营蜀身毒道。永平十年（６７），东汉

增设益州西部都尉，治辒唐（今云南永平西北）。永

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部众５５万余人归属，东汉

在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附近的六县合为永昌

郡，治不韦（今云南保山）⑥。永昌郡是东汉的大郡，

辖今祥云以西云南省的西部与西南部，以及相邻的

缅甸东北部。设置永昌郡后，经西南夷入今缅甸至

印度，以及经西南夷南下沿伊洛瓦底江出海，沿途的

障碍得以消除。

东汉建武十九年（４３），伏波将军马援奉命征交

趾，利用了西随（治所在今云南金平县境内）至交趾

（治所在今越南河内）的水陆道路。据《水经注·叶

榆水》，汉军在道路沿途进行整修，还在今红河上设

进桑关。以后历代行走进桑关道，大致是沿袭东汉

所开的水陆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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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安史之乱为临界点，唐朝对今云贵地区的经

营分为前后期。唐朝前期经营其地十分积极，有效

控制区域从前代的今川西南、滇东北与滇东，发展到

今滇西、滇南、滇西北与黔西北等地。南诏壮大后与

唐朝产生矛盾。天宝九年（７５０）南诏与唐朝的关系

彻底破裂。唐朝三次出兵征讨失败，随即发生安史

之乱，今云贵地区遂被南诏割据。唐朝前期经营今

云贵地区的档案已佚，但唐朝对云南道路的修整和

管理，从零星记载仍可知其端倪。

由成都经今汉源、西昌等地至大理的道路，在唐

代称“清溪关道”。据《蛮书·云南界内途程》：自成

都达南诏都城阳苴咩城（今大理）有２７２０里，其中

由成都至辒州（治所在今西昌）俄准岭有３０驿，为

唐西川节度使管辖的地界。俄准岭以南至阳苴咩城

为南诏的辖界，共设菁口、弄栋、云南、龙尾等１９驿。

目前未见南诏有修整道路的记载，推测上述驿站为

唐朝所置。唐初至天宝战争唐诏失和，清溪关道是

内地联系云南主要的交通线，唐人高适说：“剑南虽

名东西两川，其实一道，自?关、黎、雅，界于南

蛮也。”①

从戎州（今宜宾）经今滇东北至拓东城（今所在

昆明）的道路，在唐代称“石门关道”。在戎州以南

的石门，现仍存隋开皇五年（５８５）刊刻通道的摩崖，

唐人说石门安梁石孔为隋朝所凿，证明隋朝对石门

关道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整修［５］。贞元十年（７９４），

唐廷拟遣使册封南诏主异牟寻，时传说吐蕃将阻断

清溪关道，西川节度使韦皋乃整修石门关路，并于沿

途设置一些驿馆②。以后唐使袁滋至南诏册封，即

经修整后的石门关道。据《蛮书·云南界内途程》

载，由戎州南下第九程至马龙县制长馆：“始有门阁

廨字迎候供养之礼，皆类汉地。”由安宁西行至阳苴

咩城，沿途有龙和、沙雌馆、曲馆、沙却、求赠、波大、

白崖、龙尾诸处驿馆，这些驿馆均为唐朝前期所建。

唐朝十分重视由交趾经云南的道路，将之与大

理至天竺（今印度）的道路相接，称为“安南通天竺

道”。贞元间的唐朝宰相贾耽，称安南通天竺道为

入四夷七要道之一。《蛮书》叙述该道的走向十分

详细，甚至记载云南境内每日宿营的地点。这些地

点大致相距３０里，也与唐朝３０里置一驿的制度相

符。相关记载多称沿途宿营之地为“驿”或“馆”，表

明当地设有驿馆。云南境内的驿馆大致有：古涌步

（今河口县）、浮动山、天井山、汤泉州、禄索州（今屏

边县）、龙武州、傥迟顿（今蒙自县）、八平城、洞澡水

（今开远市）、南亭（今建水）、曲江、通海（今通海）、

晋宁（今晋宁）、拓东城（今昆明）、安宁故城（今安

宁）。

天宝四年（７４５），唐朝拟开通自安南都护府经

步头（今建水）、安宁达戎州都督府（今宜宾）的步头

路，唐朝越辒郡都督竹灵倩，奉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

之命至安宁筑城。此举引起地方势力爨氏白蛮的猜

疑，杀死竹灵倩并毁安宁城。玄宗诏南诏进讨。南

诏随后占据今滇东地区，拟建步头路之举无功而终。

元朝极为重视云南行省交通设施的建设，修建

多条云南通往外地的交通线，设置驿传的道路便达

约十条，其中西南丝绸之路是置驿的重点［１１］。情况

大致如下：至元十九年（１２８２），元朝重开清溪关旧

道，并沿此道设２４处驿站，开通后以建都（今西昌）

为枢纽联系滇蜀两地。自至元二十八年开通普安达

黄平的道路，因清溪关道地形复杂险阻迭见，以后由

内地赴云南，主要是走普安达黄平道，元廷在清溪关

道裁减驿马５００余匹、站丁１５０００余人③，此路不再

是云南联系内地的主要道路。

元朝在中庆经乌蒙（今昭通）至叙州（今宜宾）

道设驿。此道大致沿袭石门关旧道，元朝增加若干

支道并置驿站。至元十三年后，元朝开通此道并设

水陆驿传④。由中庆赴乌蒙有两道，一道由今昆明

经杨林、马龙、沾益等１１站达昭通；另一道从今昆明

经杨林、会泽等７站至昭通。汇合后经今四川之盐

津、高县庆符诸站进抵叙州。至元二十八年又开通

由叶稍镇至庆符设五站的新路，由乌蒙达叙州还可

走金沙江、横江两条水路⑤。普安达黄平的道路开

通后，云南的物资仍可由乌蒙经水道运往四川。

元朝在中庆经大理至缅国道设驿站。至元七年

（１２７０），元朝于中庆至大理的道路，设安宁、路品、

禄丰、舍资、路甸、威楚、禄葛、砂桥、普润、普棚、小云

南、白山石、河尾关、样备、打牛坪、永平、沙磨和、永

昌、腾冲等１９处驿站⑥。自大理南下有两种走法，

其一由今大理经保山、腾冲入缅甸北达印度；其二自

永昌（今保山）经金齿（今云南德宏）达江头城（今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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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１１１《高适传》。
《资治通鉴》卷２３４《唐纪五十》贞元九年，《蛮书》卷１《云南界内途

程》。

《永乐大典》卷１９４１７《二十二·勘·站·站赤二》；《永乐大典·站
赤四》，《永乐大典》卷１９４２３《二十二·勘·站·站赤八》；《永乐大典》卷
１９４１８《二十二·勘·站·站赤三》，引《经世大典》。

《元史》卷１２２《爱鲁传》。
《永乐大典》卷１９４１９《二十二·勘·站·站赤四》，引《经世大典》。

熊梦祥撰《析津志·天下站名》。《元史》卷１６《世祖十三》。
《永乐大典·站赤二》，《永乐大典·站赤八》，《析津志·天下站

名》。



甸杰沙），再经今拉因公、新古、曼德勒抵蒲甘，沿伊

洛瓦底江南下至勃固，往西南经孟加拉湾出海。所

经道路设驿站的情形参见前述。

中庆经蒙自至安南的道路，走向为自今昆明经

晋宁、江川、通海、建水至蒙自县八甸，南下至安南大

罗城。至元十二年（１２７５），元朝敕安南“设达鲁花

赤、签军、立站、输租、岁贡等事”，遂沿此道设置驿

传。次年，元朝又于舍资（今蒙自以东）设安南道防

送军千户①。此道至蒙自后分为两道，经水或陆路

抵达大罗城［８］。

云南行省大量签发云南诸族为站户，分派各地

驿站当役。元代惯例，站户所种土地四顷可免税，其

余部分须纳地税。一些供应过往使臣饮食份例的站

户，可免除和雇、和买与杂泛差役。驿马通常由官府

购买或由站户购置，若死亡则由站户赔补。云南行

省在执行上述规定时有所变通，以减少站户的负担。

元朝规定，乘驿（获得与驿传有关的服务）须持有凭

证“驿传玺书”，若有紧急军务则以金字或银字圆符

为凭，驿传玺书与圆符由朝廷发给。“于是四方往

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

三、西南丝绸之路的利用

　　中原王朝修建西南丝绸之路的首要目的，是为

海外诸国朝贡提供便利。为彰显实力，发挥文化的

影响力，并对远方的夷狄广施德化，中原王朝十分重

视吸引海外诸国前来朝贡。以元代为例，在元朝统

治的近百年间，元朝遣使至缅国１０次，缅国入贡、遣

使至大都３０次，缅国向元朝贡驯象９次，总计象５０

头以上；元朝遣使至占城 ７次，占城遗使、贡物 ２１

次，元朝遣使至安南４４次，安南遣使至元朝及进贡

６３次。据《元史·安南传》，至元十二年（１２７５），安

南国王陈光籨上表元朝，请罢本国达鲁花赤并说：

“自降附上国（即元朝，笔者注），十有余年，虽奉三

年一贡，然迭遣使臣，疲于往来，未尝一日休息。”由

此可见当时朝贡之盛。

向海外广泛收集珍宝异物以供统治者享受，是

中原王朝修建西南丝绸之路的另一目的。据《后汉

书·西南夷传》记载，永昌郡（治所在今保山）盛产

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琉璃、轲虫、蚌珠

等珍物。其中一些来自永昌以外的地区，如蚌珠主

要产自今缅甸丹老海岸。《魏书·西域传》记载，大

秦东南通交趾，有水路通益州（治所在今成都）：“永

昌郡多出异物。”班固说，自西汉开拓四夷，“明珠、

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

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

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班固所说的明珠、文甲、

通犀、翠羽等异物便是来自东南亚等地。

随着商品经济渐趋活跃，西南丝绸之路成为重

要的国际商道。云南与佛大国（今泰国北大年）、阿

育国（今印度）、伽卢国（今印度中部）、大秦国（今地

中海东岸）诸国均有贸易往来。据《蛮书·南蛮疆

界接连诸番夷国名》记载，位于今缅甸中部的骠国，

以江猪、白毡、琉璃、罂与南诏相贸易。通过西南丝

绸之路，南诏与大秦婆罗门国（今印度阿萨姆至恒

河一带）、小婆罗门国（今印度阿萨姆西部）等也有

往来。据《南诏野史》记载，宋崇宁二年（１１０３），居

今缅甸北部的缅人、居今缅甸勃生的波斯、居今缅甸

萨尔温江口的昆仑，分别向大理国进贡白象、香物等

物，他们走的就是“南至海上”道。据《岭外代答》记

载，南亚地区著名的王舍城、天竺国与中印度，与大

理国也有联系往来。据到过云南的马可·波罗说，

元代大理一带出产良马，“躯大而美，贩售印度”。

辗转于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商贾，既有来自内地

或异国的商队，也有大理等地的大小马帮。他们从

永昌到腾冲及其以西地区贸易，必经连绵高大的高

黎贡山。冬天山顶积雪严寒，秋夏山下盆地毒暑酷

热，一驿位山腰，一驿在山巅，拂晓马帮从怒江边登

山，迟暮方达高黎贡山顶，河赕（今大理）羁留寻传

（今德宏）的商客乃作歌：“冬时欲归来，高黎共上

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

赂（钱财）绝。”［５］

在西南丝绸之路沿线还兴起一些商业城市，永

昌为一大都会。据明代记载，永昌之人善制作，以金

银、铜铁、象牙、宝石、料丝、竹器、布制造的器物，

皆好于他处。市场还多见他国所产的琥珀、水晶、碧

玉、古喇锦、西洋布与阿魏、鸦片诸药物：“辐辏转

贩，不胫而走四方。”腾冲的商业十分繁盛。内地商

人经腾冲至缅甸经商，沿途络绎不绝，缅人岁收商税

达数十万②。清嘉庆、咸丰年间，大理一带出现三

元、裕和等大型商号，光绪初年形成四川、临安、迤西

三大马帮，在云南与缅甸等邻国间来往贩运。

明代缅甸的江头城有商市大明街，常年有闽、

广、江、蜀各地的商人及游艺者数万人，三宣六慰诸

土司家属逗留其地亦有数万。大明街有１２门，为避

９１１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　第１７卷　第３期

①
②

《元史》卷８《世祖五》、卷６１《地理四》。
龙云总《新纂云南通志》卷１４３《商业考一》，刘昆《南中杂说》。



免拥挤造成混乱，规定入东门者东出，入西门者西

出，南北皆如之，出入不由故道者受罚。行３０里可

至摆古等温城。商市周围有走廊３０００余间，以避

天雨［１２］。伊洛瓦底江中停满由闽广北上的海船。

正统年间，大明街在麓川战乱中被毁。

明清时期，宝石、翠玉成为缅甸商品中的大宗。

据《万历野获编·滇南宝井》：缅甸的孟艮、孟养诸

夷俱产宝石，“惟孟养所出称最”。各井所出色类不

一，价格亦悬殊，“有铢两即值千金者”。《滇略·产

略》记载，宝石产自缅甸的猛密和木邦：“及永昌以

西皆有之，生山坳溪间注水之所，谓之宝井，色类不

一，值亦悬绝。”据清代《幻影谈·杂记》记载，缅甸

产翠玉、碧洗、各色宝石、琥珀、象牙、缅燕、缅刀与缅

布，种类繁多：“腾越、永昌商人往来其地，贩运入

滇。”缅甸出产的宝石与翠玉，明清时大都销往各地

市场。清人张咏《云南风土记》记载，大理地区的点

苍山之麓，每年三月举办盛大集市，延袤达数里，有

不远千里赴市者。市上买卖皆珍异之物，如宝石、琥

珀、翡翠、玛瑙、车渠、赤金、珍珠、风磨铜、缅锡、缅

锦、法琅、走乌白铜、象牙、象尾、五色石等，销售的鸟

兽有孔雀、锦鸡、鹦鹉、秦吉了、桐花凤、麝麂、香狸、

獐与兔，成交商品日以万计。

四、结语

　　总体上来看，在古代的前半期，拓建内地经云南

联系外邦的交通线并力保畅通，是历朝经营西南丝

绸之路的主要动力。随着西南边疆的逐渐形成，以

及边疆经济的发展与资源的开发，云南本地及其联

系相邻诸省的交通线，其重要性逐渐超过通往外邦

的交通线。西南丝绸之路的功能也发生了从主要用

于朝贡、遣使和用兵，向重在满足物资转运与商贸活

动需求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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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铁：简论西南丝绸之路




